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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红色文学中的英雄谱系
□阎浩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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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荆天棘地中开辟一条小径 ——评孙犁《书衣文录全编》

一曲荡气回肠的铁血壮歌 ——评报告文学《特别支部》

新中国最初二十七年的文学提倡塑造可以
作为楷模的英雄人物。在被称为“红色经典”的
长篇小说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河北作家的作品。
这些作品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留下了许多令人印
象深刻的英雄人物形象，例如《烈火金钢》中的
史更新、丁尚武、肖飞，《战斗的青春》中的许凤、
李铁、窦洛殿，《敌后武工队》中的贾正、魏强、刘
太生，《红旗谱》中的朱老巩、朱老忠，《播火记》
中的李霜泗、张嘉庆，《平原枪声》中的马英、王
二虎、苏建梅、赵振江，《小兵张嘎》中的嘎子、罗
金保，《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杨晓冬、金环、银
环等。

这些英雄人物虽然男性居多，但也不乏女
中豪杰；有饱经风霜的老汉，也有稚气未脱的儿
童；有在战场叱咤风云的猛将，也有深入敌后神
出鬼没的战士；有的真枪实弹，和敌人刺刀见
红，也有的潜伏敌巢、忍辱负重、待机而动。

这些出现于特定历史时期的英雄人物形
象，无疑都带有非常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即每
个英雄人物身上都寄寓着或体现出共产主义精
神。这些英雄都胸怀超越了自身生命、个人利
益、家族利益的远大理想。由于有了理想，他们
充分展示出非凡的勇气、坚强的意志、令人钦佩
的毅力、出众的智慧，将个人潜能发挥到了极
致。他们是道德楷模，也是英雄典范。这也是同
时期红色文学的共性。

这类人物形象是1949年至1976年间文学特
有的现象。与古代及外国文学史上的英雄人物不

同的是，这一时期的英雄大多出身于社会最底
层——绝大部分是农民、工人或工农出身的士
兵，文化水平不高。但是，他们的阶级出身反而是
他们成为英雄的重要保证，正如京剧《智取威虎
山》里少剑波所唱“他出身雇农本质好”。当然，红
色文学中也不全是出身决定一切，如《烈火金钢》
中就有一位背叛自己家庭的女青年——汉奸何
大拿的女儿，何志文、何志武的妹妹林丽（何志
贤）。《平原枪声》中，苏建才和苏建梅兄妹在背叛
家庭之后却有着不同的走向和归宿：苏建才被捕
后成了可耻叛徒，而其妹苏建梅却宁死不屈，英
勇捐躯。

河北红色文学中的英雄，往往是群体性的。
游击部队中的英雄一般是一个战斗的团队，他
们互相掩护、互相配合，团结一心。《敌后武工
队》中，武工队队长和队员都是英雄，这部小说
并不特别突出单个人。英雄还有自己的血缘谱
系，因为家庭环境是个人成长的土壤。现实生活
中有回民支队领袖马本斋母子两代英雄，文学
作品中，《野火春风斗古城》里的杨晓冬母子、

《平原枪声》中的马英母子都是母亲成全了儿
子。朱老忠一家，从其父朱老巩，到其子大贵、二
贵，是三代英雄，而且他的好友严志和、朱老明、
朱老星、伍老拔也不愧为英雄。白洋淀里的绿林
好汉李霜泗则是父女两代侠士。

在这些人物形象中，带有传奇色彩的几位
英雄最为读者津津乐道。《烈火金钢》中“肖飞买
药”一段被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编成小

段：外号“单打一”的县大队“飞行侦察员”肖飞
只身化装进入日伪严密封锁的县城，为受伤的
八路军买药，玩弄敌人于股掌之间，最后有惊无
险，胜利而归。《小兵张嘎》里的罗金保与之类
似。几位少年英雄的故事，也是妇孺皆知，比如
管桦小说《小英雄雨来》中的雨来。《小兵张嘎》
中的嘎子和其他少年英雄不同，作者徐光耀没
有把这位少年英雄塑造成一个特别听话懂事的

“乖孩子”，而是突出了他调皮的“嘎”气。正是凭
着这股“嘎”劲，他做出了一系列意外举动，帮助
八路军战胜了敌人。这种“嘎”让故事显得生动、
活泼、有趣，而人物也显得真实可信。此外，《播
火记》中的李霜泗父女生活于冀中水乡白洋淀，
他们劫富济贫，枪法精妙，父女合作刺杀章树贵
成为具有传奇色彩的章节。《敌后武工队》中英
雄们的行动，也与古典小说中的江湖侠客有某
种相通之处，不同的是他们有着革命理想和更
远大目标。

孙犁是中国当代文学中赫赫有名的作家，
他的小说以意境美、人情美取胜，并不以塑造高
大完美、性格独拔的英雄人物见长。但那些活跃
在冀中平原和山地，出没于白洋淀荷花、芦苇中
的抗日军民，也具有英雄气质，属于河北红色文
学中英雄群像的一部分。

在河北红色文学系列作品中，梁斌《红旗
谱》三部曲中塑造的英雄人物最有特点。

提到“红色经典”，提到“三红一创，青山保
林”（《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青春之

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人们
都会想到朱老忠。《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中也
会对朱老忠这一形象进行详细分析。他成为梁
斌塑造的最为成功的艺术形象。对于这一形象，
以往的研究者大多强调他身上所体现出的燕赵
侠士一面。笔者认为，这一面固然重要，因为它
是民族文化传统、民间价值观念和地域文化特
色的集中体现，但朱老忠的形象之所以感人，还
因为作者写出了他身上“农民性”的一面，即他
不让人感到是一个漂泊而至的江湖侠客，而是
生长于泥土、“满脑袋高粱花子”的农民。他是农
民中的英雄。与普通农民不同的是，由于早年逃
亡关东、足迹曾达境外，其父又是参加过义和
拳、大闹过柳树林的民间硬汉，他比一般农民见
识广、胸怀宽。但即便如此，作者也没把他写成
一个在关外学成绝世武功、回乡后快意恩仇的

“职业侠客”，而是写他回乡后踏实地过庄稼日
子，以“大丈夫报仇十年不晚”“出水才看两腿
泥”为由，将报家仇之事无限期延宕。他最初选
择加入共产党，是为自己、为家庭、为朋友寻找
靠山，以便获得与冯兰池对决的机会。有了这样
可信的性格与心理基础，朱老忠最后正式加入
组织并成长为红军游击队大队长，就使读者感
到亲切自然。

说到底，《红旗谱》的底色和基调是日常性，
而非传奇性。由此，朱老忠就在传奇性英雄的系
列中脱颖而出，成为更有现实主义深度的、更经
得住时间考验的人物形象。

□杨 青

自古以来，江南以其美丽富饶的水乡景象而
受到文人墨客们的青睐，他们不吝用最美好的语
言来赞美江南。苏沧桑生于江南，长于江南，热爱
江南，受江南水土之滋养，得江南草木之精华，她
的散文也有着江南山水之灵气。苏沧桑散文集

《纸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3月出版）
将目光投向社会生活的广袤旷野，搜寻湮没在时
光深处的文化风物与人事，以一种深度介入的行
走和亲历现场的体验，裁剪出一幅幅具有浓郁江
南世俗生活气息又深深浸淫着新时代精神的传

统文化风情画卷，同时也抒发了作者内心深处的
文化乡愁。书中记录了“七个人”的人生，养蚕的
人、造纸的人、唱戏的人、做茶的人、养蜂的人、酿
酒的人、摇船的人。这些或渐渐远去、或日趋式
微、或鲜为人知、或缺乏关注的行业、手艺，在她
的笔下，得到生动呈现。她以女性特有的细致入
微的观察、细腻生动的描写，把这些行业、手艺的
点点滴滴写得纤毫毕现。

“我亦步亦趋紧跟着她，最后在侧幕惊住。
眼前这个光彩夺目的人，几分钟前还在简陋的
住处吭哧吭哧地搓洗着一大盆脏衣服。”

“爷爷爱一个人唱歌，一天到晚唱，高兴时
唱，不高兴时也唱，养蜂的时候边干活边唱，声
音特别大，特别投入，贴着草原沿着流水传得很
远很远。”

为写《跟着戏班去流浪》，作者深入老家越
剧草台戏班，和他们同吃同住同演戏，深度体验
原生态民间戏班的生活，呈现了民间戏班不为
人知的生存状态和思想情感，将百年越剧的辛
酸苦乐浓缩成种种此刻的瞬间，那些我们身边
被忽略的现实人生，在挣脱了概念化的存在后，

变得如此鲜活且意味深长。
还有《牧蜂图》里浪迹天涯、催人泪下的养

蜂人，《与茶》里如一棵老茶树的茶农，《春蚕记》
里的养蚕人很可能是江南最后一代养蚕人家，

《船娘》里在西湖上漂泊了三十年的船娘，《冬
酿》里偏远海岛寂寞而执着的古法酿酒人。生活
的不易与生命的明亮在作者眼前交叠——

“一个累成狗的乡下丫头、一个满腹委屈的
西湖船娘”，但船娘又相信，“每一个来我船上的
人，都曾是西湖的一朵荷、一只鸟、一片云、一滴
雨、一缕月光、一支香、一叶柳、一句诗”。

旅途中“黑色敞皮火车裹挟着寒风和沙砾，
试图一把拎起他并掀翻他。他一手紧抓竹壳热
水瓶和铝饭盒，一手极力伸向正呼啸向前的火
车”，养蜂人追花逐蜜的日子是“就着帐篷里的
马灯读书时，她（妻子）和松松并着头，躺在小小
的木板上，门窗下野花盛开，野草嗞嗞生长”。

我最爱《与茶》这一篇，因为它令我想起同样
作为茶人的姐姐，读时苦涩与欣然常从心口泛
起。做茶辛劳，茶忙时不分昼夜。为了好茶，《与
茶》的主人公隐忍、坚韧。我想茶人都如此相像。

我的姐姐每年春季嗓子嘶哑，但每次深更半夜前
往县城茶市，归来时总会双眼发亮地跟我比划
着，在经过的山巅上，下半夜的月亮多明亮。其实
那遥远而曲折的路途，是茶忙时她为数不多的睡
眠时间。

《船娘》的最后这样描述：“她的生命形态，
古老、柔韧、恣意、隐忍，美如雨中匍匐的蕨类。”
这一句话可以用来描述书中的每一个人，也可
以用来诠释一种关于“平凡人”的诗意栖居。

书中所描写的每一个人，从未吝啬过自己
的努力，每一份最原生态的劳作里，都深藏着难
以想象的艰辛和无奈，也深藏着生生不息的古
老美德，如一叶茶的苦涩和芬芳，久久地在舌尖
上矗立，在心坎上颤动。

这些灵动的文字，为读者呈现出一个独特
视角下多元的文化世界，也潜藏着雄风和大气，
是南方的，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是历史的，也
是正在发生着的。也许多年以后有人读到这些
文字时，依然能从中触摸到一双双人民的手，听
到更接近天空或大地的声音，看到始终萦绕在
人类文明之河上古老而丰盈的元气。

□钟 芳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孙犁是一位有着
独特风格的革命文学家。他的文学创作包括小
说、散文、杂论和诗歌等，以具有鲜明的时代精
神、浓郁的乡土气息，充满真情著称。以孙犁为
代表的“荷花淀”文学流派，影响了一代又一代
人。“书衣文录”是孙犁独具特色的一种写作形
式，这是一种奇特的文体形式，它是将在书皮上
题写的文字整理刊录而成的。其中所录，或可作
书话读，或可作日记读，还可作小品、杂文读，历
来受到研究界、出版界及读者的重视和喜爱。

自1979年《书衣文录》出版问世以来，为数
众多的版本所收录的均不是孙犁生前所创作

“书衣文录”的全部，盖因孙犁在世时只把其中
一部分篇什拿出来发表，其余的都不为世人所
知。此次出版的《书衣文录全编》（百花文艺出版
社2021年6月出版）全面系统地挖掘整理出了
全部“书衣文录”的手稿，时间从20世纪60年代
末到90年代初，许多篇“书衣文录”均为首次面
世，颇具史料价值及文学研究价值。全书以手稿

影印的形式呈现并配以释文，
体现了原作品的本真风貌。同
时，书中还增加了附录，囊括
了未有手稿的“书衣文录”以
及甲戌理书记、理书续记、理
书三记、理书四记、耕堂题跋。
展卷细读，深受裨益，尤其孙
犁与书的不解情缘，更令人
敬佩。

孙犁一生酷爱读书，对书
爱护备至，从童年时就养成了
给书包书皮的习惯，称之为

“书衣”，以防沾尘惹污和破
损。即使读过几遍，书籍还完
好如新。在那则令人拍案叫绝
的《书箴》里，孙犁用诗意的语
言写道：“唯对于书，不能忘情。我之于书，爱护
备至，污者净之，折者平之，阅前沐手，阅后安
置，温公惜书，不过如斯。”20世纪70年代初，孙
犁在家里整理抄家后发还的旧书。他到处收集
废旧的包装纸，有同事赠送的牛皮纸，有从报社

摄影部要来的大信封，也有普
通的出版社打包纸。他一本一
本把破烂、污损的书籍包裹上
一件外衣，真如孙犁自己所
言：“爱书成癖，今包装又成
癖，此魔症也。”

孙犁在很长时间里，通过
包裹这些书籍“消磨时日，排
遣积郁”。他很享受包书的过
程，每逢坐在桌前包裹书籍
时，心情就变得平静且愉快。
他常常随翻随读随想，然后，
在书衣上标明作者、书目、卷
数以及所思所想，这就是“书
衣文录”。“书衣文录”一反传
统藏书题跋的写法，保持了孙

犁深刻、质朴、简练的个人风格，内容涉及文学
创作、文坛现状、作家交往以及个人家庭生活琐
事等诸多方面，其中亦不乏对世态人情和文坛
时弊的鞭挞，充满了忧国忧民的赤子之情。有学
者评论其为“孙犁在荆天棘地中为自己开辟的

一条可致幽远、休养生息的小径，也是为自己打
造的一叶顶风破浪的扁舟，还是他在浊世中独
创的饱蕴文化意味的工作平台”。

1975年4月18日，孙犁在《小腆纪年》的书
衣上写道：“余中学同窗张砚方，雄县人，买书后
即包装之。余今效之，此人不知在何处。”1977年
2 月 14 日在《曹子建集》书衣上写道：“又值岁
暮。回忆一年之内，个人国家，天事人事，均系非
常。心情百感，虽易堂名为晚舒，然不知究可得
舒与否。仍应克励自重，戒轻戒易，安静读书，不
以往事自伤，不以现景自废。”

《书衣文录》虽然在形式上，不是杂文，也不
是随笔，甚至不成文，但却在事实上构成了孙犁
的日记，是按时间顺序记下的，每则都记下写作
的日子，自有一种真切动人的魅力，为我们了解
时代、了解文学、了解孙犁提供了难得的视角。

孙犁与他的读书生活，为后人留下了一笔
极其珍贵的财富。通过读《书衣文录全编》，我们
可以看到一代文学大师博览群书的身影，也可
真切地感受到一个爱书人对书籍的无限热爱和
别样的读书趣味。

□宋学民

由高宏然、李建抓创作的《特别支部》（花山
文艺出版社2021年7月出版）是一部全景式反
映全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建立和发展历程，追
忆老一辈革命家丰功伟绩的报告文学。作者通
过实地采访、史料搜集、查阅档案，以及特约革
命先辈后人撰写回忆文章，再现了中共第一个
农村党支部——安平县台城特别支部的诞生过
程，以及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一批又一批老区儿
女奔赴战场，为中华民族的自由和解放作出巨
大贡献和牺牲的感人故事，谱写了一曲荡气回
肠的铁血壮歌。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段历史是党
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缩影。

作者高宏然和李建抓，一位是我省从业20多

年的新闻工作者，一位是退休多年的基层组工干
部，他们凭着对党的赤胆忠心，对传承红色基因的
热情，利用业余时间创作了该作品，且入围河北省
作家协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作品。

全书分为“穿越时空的追寻”“寻找中共第一
个农村支部”“点燃农村火种”“中共第一个农村
支部”“河北省第一个中共县委”“燎原冀中”“冀
中抗日根据地”“全力支援解放战争”“北上南下
支援新解放区”“红色基因代代传（继往开来谱新
篇和红色记忆口述实录）”等十个章节。作者在写
作过程中非常注重对历史资料，特别是档案资料
的挖掘利用。比如，在“寻找中共第一个农村支
部”一章中，作者将如何查阅历史资料，论证确定
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的艰辛过程呈现出来。书中特
别提到查阅第一个支部成员弓凤洲的“本人简

介”“自传”等所费的周折。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成
立，受当时条件、环境的局限，确实没有留下直接
的文字资料，但弓凤洲从1945年到1964年所写
的几份材料中，把入党时间、弓仲韬介绍他入党
的过程都写得很清楚。这些档案记载应该是目前
最重要、最真实的原始资料。作者关注了这些资
料，非常有意义。但因种种原因，有些重要资料没
有完全展示，留下些许遗憾。

书中，作者将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的认证过
程放在书的前半部分的重要位置，披露了很多
鲜为人知的细节。这种叙事结构，先声夺人，不
落俗套，体现了作者较高的思想水平和文学功
底。难能可贵的是，他们是带着情感创作的，无
论是时代背景的介绍，还是革命斗争的残酷，都
是通过讲述真实的故事来体现。比如，开篇讲述

在半封建半殖民
地的旧中国，底
层农民的悲惨状
态，作者并没有
简单按照时间顺
序陈述历史，也
没有引用其他史
料介绍背景，而
是直接呈现了台
城村一户人家卖儿卖女的画面，真实、震撼，特
别打动人心。还有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陆治国
等人从事地下工作的经历，过去挖掘整理的比
较少，该书通过陆治国后人提供的日记、书信等
素材，还原了很多真实的故事，披露的很多历史
史实非常珍贵。

□吴梅芳 郑润良

黄秀萍长篇小说《中国智
造》（中国工人出版社2021年7
月出版）以中国近三四十年来
的迅猛发展为时代大背景，塑
造了一群有胆有识的奋斗者形
象，他们在事业与情感追求的
命运交织中演绎了一场兼顾个
人追求与家国情怀的大戏。戏
中，事业线和情感线相互交错
却又泾渭分明，事业线主要描
写一代民族企业家如何从“中
国制造”朝着“中国智造”不断
延伸发展的艰难创业历程，情
感线则围绕几个在业界具有影
响力的企业家的曲折复杂的情
感历程展开。在事业线与情感
线交错的坐标系中，作者勾勒
出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
的人物形象：古睿、陈瀚（林
俊）、史诗等，他们是一群有理
想的追梦人。

古睿是小说中的男一号，
少年懵懂的他纯真无比，随着
他与李凡“早恋”事件的曝光，
更由于他的胆怯葬送了一段纯
真唯美的爱情，也葬送了初恋
情人的青春。少年时代的这段
往事成为古睿永远的心结，从
此他的人生重要事件都与这段
往事息息相关，比如他之所以
娶涂芳芳为妻，仅仅因为长相
貌似李凡。后来成为国企负责
人的古睿，致力于民族工业的
振兴，他是在圆梦，圆他与李凡
共同的梦，实现李凡未能实现
的理想。

陈瀚（林俊），机械专业高
级工程师，也是一位致力于中
国智能制造的企业家。他对企
业家及企业梦有自己深刻的见
解。为了实现企业梦，他甚至在
情感路上选择“消失”，把自己
的情感转移并全力投注到他所
钟爱的事业当中去，多年之后
当暗恋之人因意外事故昏迷，
他用深情的呼唤以及毕生研发
的产品来重新唤醒昏迷不醒的

“梦中人”。
小说还塑造了另一位企业

家史诗，他专心致志做“小众”
机器人的研发，而他做这一事
业的初衷也是源于李凡。李凡
在他穷途末路时拉了他一把，
成了他心中爱慕的“神仙姐
姐”。可惜，他还来不及向“神仙
姐姐”表白心迹，她就被命运之
神带走了。悲痛万分的史诗从此关上了爱情的
闸门，潜心研发“小众”机器人。他用26年的时
光完成了从打工仔到企业家的身份转换。而他
所做的一切，无非是想赎罪（他认为李凡的死与
他的疏忽大意有关），也想拯救自己对李凡无法
自拔的痴情，只有用这种方式才能弥补那份永
远无法开始，也无法结束的爱情梦。

古睿、陈瀚（林俊）、史诗，包括小说中属于
那个时代的所有奋斗者，他们都是充满了豪情
壮志的企业家，都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走来并
且在时代大潮中成长起来的弄潮儿，他们不约
而同地较着劲把“中国制造”做到了“中国智
造”，他们是新时期大有作为的民族企业家。

小说中还有一个核心人物——李凡。她是
一个枢纽，将小说中所有人物串在一起；她也是
推动小说情节的一个驱动元素，一切都因她而
起，一切也因她而落。她像一个落入凡间的仙
女，悄然而至，又意外离世，却始终活在那些曾
经与她有过或深或浅交往的有缘人心中。李凡
命运多舛，仅走过了 21 个春秋。这个聪明漂亮
被老父亲寄予厚望的女孩，因为一封情书被公
开而选择退学，成了深圳特区第一代打工妹，经
历了许多磨难。但再艰难的困境都不能击垮这
个心地善良又倔强好强的姑娘，为实现当一名
工程师的理想，她勤奋好学、吃苦耐劳、坚持自
学、奋斗不息，后来为保护他人奋不顾身阻挡故
障铣床飞出的铁片，生命结束在最美好的年华。

作为小说的精神内核，李凡的精神象征和
意义非同寻常。她是具象的，也是抽象的，她既
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批有理想的年轻追梦人
的代表，又是那个时代所有年轻人美好的梦想
和远大理想的象征。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不仅有
梦，有情怀，还有使命感，勇于担当，有个人的情
感追求，也有家国情怀。

作者本人就是从那个时期走来并仍然保留
着当年的梦想与情怀的理想主义者，该小说在
很大程度上还保留着传统文学的写作特征，表
达形式质朴，主人公品性正直，思想内容昂扬向
上。作者对其笔下这些人物的塑造，也保留着上
世纪八十年代浪漫唯美的气息。

发现存活在当下的历史现场 ——评苏沧桑《纸上》


